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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就是文化的传承有序，
虽有间断，但总会续接承传。清
丽壮观的博兴锦秋亭始建于元
初中统年间，其历史悠久，文脉
绵延，闻名遐迩，美名远传。迄
今七百六十年间，锦秋亭有三次
重大建设，元初中统间（1260～
1264）邑人始建，明嘉靖年间
（1522～1566）改建，清康熙五十
七年（1718）移建。惟明嘉靖年
间改建不甚明晰，略重点考述
之。文人雅士锦秋湖边登亭赏
景，吟诗作赋，留存下了千古绝
唱及锦秋亭不同时期的历史场
景，尤足珍贵。

锦秋亭取苏东坡
《和文与可横湖绝句》
“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
匹练写秋光”中“锦”
“秋”二字命名

著名元方志编纂家于钦
（1284～1333），字思容，山东青
州人。他所编《齐乘》是山东幸
存的唯一一部明朝以前的志
书。《齐乘·古迹》记载：“锦秋亭，
博兴东南城上，中统间（1260～
1264）邑人所建，取坡诗命名。”
于钦“昔尝过之，爱其风景绝类
江南。赋诗亭上云：‘霜风收绿
锦，万顷水云秋。海气朝成市，
山光晚对楼。舟车通北阙，图画
入南州。且食鲈鱼美，吾盟在白
鸥。’”文中所言锦秋亭“取坡诗
命名”，乃是取苏东坡《和文与可
横湖绝句》：“卷却天机云锦段，
从教匹练写秋光”中“锦”“秋”二
字名亭。

而后，锦秋亭作为山东名胜
被载入《明一统志》《大清一统
志》《山东通志》等志书，且多是
采用了于钦《齐乘》中文字。元
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1254～
1322）的《湖上早春》是最早吟诵
锦秋亭的名诗：“溪上春无赖，清
晨坐水亭。草芽随意绿，柳眼向
人青。初日收浓雾，微波乱小
星。谁歌采苹曲，愁绝不堪听。”

清朝著名文学家王渔洋
（1634～1711），康熙四十三年
（1704）罢官归里，其家与博兴隔
湖相邻，多有锦秋湖记游文字。
王渔洋在《锦秋亭记》中记述了
他所知亭的改建：“由东城骑行
而南，舍骑，过石梁，登笔架山。
山叠土石为之，三峰起伏，杂植
桃柳，锦秋亭在东峰。此亭元中
统所建，《齐乘》以为在东南城
上，而山乃嘉靖甲辰佥事黄鳌所
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其
文中“山乃嘉靖甲辰（1544）佥事
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
也”，及“今湖与亭皆称锦秋，盖
湖从亭名矣”的考证，多为后人
所采信。近经查阅四部旧《博兴
县志》等典籍，试补正如下。

顾铎撰写《博兴庙
学山井记》，记述了聚土
为笔架山、凿井为池工程

邑人顾铎（1488～1552），字
孔振，号警斋，又号南田。明正
德丁丑年（1517）进士，授浙江山
阴县知县。曾任刑部主事、汝宁
知府、开封知府、信阳兵备副使、
陕西太仆寺卿。著《南田集》。
回乡后，顾铎居住在笔架山附
近，并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前
建了高大的藏书楼。顾铎在博
兴留有大量诗文。

他应邀撰写的《博兴庙学山
井记》载：“近者佥宪黄公鳌分巡
至邑，周环相度，谓‘门临陡皇则
衢未亨，望属低陷则气不翔’，出
罚金买田一十四亩，命构桥台、凿
池而亭于台池之上。审若是，亦
一邑之胜而藏风气者也，奈何历
三令而俱未遑也？”由上文可知，
黄鳌仅是出罚金买田，提出了“构
桥台、凿池而亭于台池之上”的建
议，可惜“历三令而俱未遑”，换了
三任县令都没有顾及该建议的落
实！“壬子（1552）岁，二尹杜君孔
禄乃聚土为山，山下凿井焉”。

也就是说嘉靖三十一年，县
丞杜孔禄完成了聚土为笔架山，
凿井为池的工程（据顾连璧文，
杜完成了桥和笔架山的工程，没
有“凿井为池”）。诸生孙应溪等
人、国子生顾存仁为此请顾铎撰
写了《博兴庙学山井记》。顾铎
对尚未完成的凿井为池、山巅建
亭给予了规划并充满希望。

明时知县刘廷琮改
建锦秋亭于笔架山东峰

然此文亦有疏略之处。其
后，顾连璧所撰《博兴县学重修
风水记》中关于锦秋亭的文字，
补正了顾铎文章的疏略之处，及
顾铎逝世后的锦秋亭建设情
况。其文曰：“岁甲申（1524），佥
宪黄公鳌东巡谒庙，周回览视，
谓‘朱雀主文明之象，而南方低
陷，非宜’，乃捐金置学田一十四
亩，令架桥为山于门之外，业置
田已，事竟中止。”“壬子（1552）
春，县二尹杜君孔禄任其役，即
所置田桥者桥，山者山，而黄公
之志始成云。”“丁巳（1557），邑
侯刘公廷琮复于山后浚井凿池、
亭其上焉。”也就是说，壬子
（1552）春，县丞杜孔禄完成了桥
（迎秀门南的登瀛桥）和笔架山
的建设；丁巳年（1557），知县刘
廷琮在笔架山后浚井凿池、改建
锦秋亭于笔架山的东峰。

改建锦秋亭于笔架山的时
间乃丁巳年（1557），并非王渔洋
所言：“山乃嘉靖甲辰（1544）佥
事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
时也。”顾连璧所撰《博兴县学重
修风水记》中有“岁甲申（1524），
佥宪黄公鳌东巡谒庙”的明确记
载，相信王渔洋游博兴孔庙时应
是见过顾连璧所撰《博兴县学重
修风水记》碑文，王渔洋所记“山
乃嘉靖甲辰（1544）佥事黄鳌所
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则
是将“甲申”误记为“甲辰”！可
从全文的时间逻辑关系细看，不
辩自知。

自壬子（1552）年，建登瀛桥
和笔架山，佥事黄鳌的关于县学
风水的建议初成。至壬申年
（1572），两科诸生没有中举者，
认为“文运犹未泰乎？”欲再次进
行县学风水整建，知县王尧臣应
诸生所请，遂与同僚各捐俸若
干，仍请士夫乡民尚义者共济美
举。“月余乃成，将勒诸石，以征
余文”，顾连璧“姑摛词以记其
盛”。可知《博兴县学重修风水
记》撰文于壬申（1572）年。

丁巳年（明嘉靖三十六年），
知县刘廷琮移建锦秋亭于笔架
山（亦名奎山）东脊，更方便游人
呼朋唤友登临赏景，把酒言欢，
留下了无数吟诵锦秋湖、锦秋亭
诗词歌赋，不胜枚举。

康熙八年重修后，
锦秋亭成为博兴文人社
团雅集活动场所

王渔洋成书于顺治十三年
（1656）的《落笺堂集》有博兴游
湖所写《笔架山作》：“笔架山前
水正清，博姑城下几舟横。白云
无尽秋天远，水国凉思一夜生。”

还有写于康熙二年（1663）的《送
家兄礼吉归济南兼寄子侧》（又
绝句二首，选一）：“锦秋湖边稻
花凉，锦秋亭下鲈鱼香。垂虹秋
色一千里，秋到吴淞思故乡。”此
时锦秋亭虽未重修，却也是诗人
寄托乡思的著名景点。秋色惹
人思乡，送别亲人归里，念及“亭
下鲈鱼香”，引起王渔洋对家乡
的无比思念。

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方
舆志”载：“奎山，一名笔架山，在
迎秀门外，累土为之。山上有
亭，山下有池，俯瞷城市，远眺湖
光，柳色春媚，荷香夏凝，亦一大
胜也。”注曰“亭名锦秋，详载《古
迹》内”。此即“皇清康熙八年训
导迟龙宾捐俸重修”后，笔架山
及锦秋亭的景况。

山东清代修志名家李焕章
(1613～1688)常与博兴友人聚
会，其《锦秋湖同人泛舟赋》曰：

“余友东莱钱伯衡先生，忠烈名
胄，骚雅宗盟，广文蒲姑。其地
有孝廉许君镇南，文学马君子
唯、王君介士、贾君炅寅，雄文伟
望，振动时流。于孟秋之日，暑
气已退，凉飓频来，招余锦秋湖
上爰集。”《锦秋八友记》记载：善
琴、善棋、善书、好诗、工画八友
者，博邑高士也，被呼为锦秋八
友，“结盟联社于锦秋亭上。期
花之花朝，上巳清明，夏之清和
端午天，猎秋之七日，中秋之九
日”之时，他们泛舟游湖，吟诗作
画，弹琴清唱；“元夕长至，荧籽
春灯，爽皑霁雪，则聚饮锦秋亭
中，意兴如枻浆，时十五年于兹
矣”。

李焕章逝世于康熙二十七
年（1688），所记锦秋亭应为康熙
八年（1669）训导迟龙宾捐俸重
修后的锦秋亭。李焕章不愧为
修志名家，其“结盟联社于锦秋
亭上”，记载了博兴历史上第一
个文人雅士成立社会团体的时
间地址及活动时间、活动内容。
他们坚持活动，从未间断，“十五
年于兹矣”，也就是说康熙八年
重修后不久，锦秋亭就成为博兴
文人社团雅集活动的场所。

康熙五十七年知县
李相于旧亭东复建锦秋亭

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六
十一年任博兴知县的李元伟，纂
修的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方
舆志·古迹”云：“锦秋亭，元中统
间，邑人建于东南城上……亭后
移至奎山东脊，岁久倾圮（由此亦
知，康熙八年训导迟龙宾捐俸重
修的锦秋亭存世亦不太久）。康
熙五十七年，知县李相度地势，于
旧亭东百余步（一尺为0.32米，五
尺为一步），得水中小洲，筑使高
阔，建亭数楹于上。有曲栏廻砌，
水色侵阶，花香入户，渔艇往来于
绿荷白苹中，不啻赤县神州之在
瑶岛，博邑名胜遂为第一。”

李元伟将湖中小洲“即渚为
基，浚下益上，固以金椎，缘以石
砌，作亭其上，仍名之曰：‘锦秋
亭’。书院开于南，郑公祠建于
北，鼎峙若三岛然。”他“每当风
霜高洁，潦水澄清之候，偕客二

三临眺其上，城睥西障，东畴一
望无垠，惟见黍稷稻粱，稂稂蕃
熟，白苹红蓼，黄叶丹枫，渲染成
彩，湖光天光，碧色互相映衬，而
鸿雁一声，历落点次于青冥之
中。余乃把酒临风与满沟满车
之父老子弟，为之鼓腹而庆丰年
焉。”

支脉河小清河二河
改道，锦秋湖“湖已非湖”，
锦秋亭也成纸上记忆

仅仅十年，锦秋亭与锦秋书
院已“皆毁”。漫寻其踪，锦秋湖
以锦秋亭得名，锦秋亭以湖水丰
盛而风光旖旎。锦秋湖的水源
于小清河、支脉河二河长流水，
与二河共盛衰。明嘉靖时，治城
河（直身河）自城东南龙王庙庄
（今锦秋街道东风村）引小清河
水入城壕，围城周遭，复东流，由
天 齐 庙 而 东 。 明 成 化 九 年
（1473）开挖支脉河，其水从高苑
县（今属高青县境）进境入锦秋
湖，从湖东北注龙河洼流向乐安
县（今广饶县）。自康熙五十七
年（1718）知县李元伟修支脉沟，
其流不复至城下。

诚如道光《博兴县志》“卷
二·河渠志”所言：原支脉河有

“流水沟迹，自锦秋湖东下，由大
石桥洼、流舟洼（即龙注洼——
原注）、宽阔稍洼等处，步步渐
低，曲折入海，从无水患。至康
熙五十七年，始挑成河，有博兴
高工房不顺水性，引向东北高亢
之处，遂致碍难下流，壅水反
逆。”支脉河、小清河二河水流不
复入湖，故锦秋湖水源奇缺，湖
水日少。

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任
乐安（今广饶）知县时，于雍正九
年（1731）至乾隆三年（1738）间，
多次往来小清河诸水考察，据其
《山东水利管窥略》一书记载：小
清河“高苑县之军张闸迤东至博
兴之湾头庄，淤塞四十六里，俗
呼曰乾河。”当时支脉河流经的
锦秋湖，“南北不过一里，东西不
过半里，深不及二尺。至于宽阔
梢，非湖非泊，不过芦草之荒
荡。”锦秋湖已非往日之锦秋湖，
自此，湖亭相映，风光旖旎的佳
境佳情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之内。

自晚清始，锦秋湖“春夏常
涸，秋乃有积潦”，湖已非湖。虽
然如此，博兴重建锦秋亭的梦依
然未息。民国二十五年（1936）
《博兴县志》有补记：“民国二十
六年二月，县长张其丙因锦秋亭
遗址，重行修建，顿复旧观。”今
经访询老县城里十几位八十多
岁的老人，皆言对此亭没有记
忆，“重行修建，顿复旧观”，实乃
蓝图，并未实施，可谓虚记。与
民国二十六年相隔五年，1942年
出版的兴亚宗教协会编的《华北
古迹古物综录》亦载：“锦秋亭，
张其丙立碑书‘锦秋亭故址’，已
成旷地，改为锦秋苗圃。”锦秋亭
实已成为纸上的记忆。

历经沧桑的锦秋亭虽已成
为纸上记忆，但其文脉绵延不
绝，祈愿博兴胜地之胜景锦秋亭
盛世再现，赓续历史，美名永传。

元始建明改建清移建——

博兴锦秋亭兴衰往事
徐健 张基地

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博兴县治图中“锦秋亭”位置图。 锦秋亭故址碑，现存博
兴县博物馆。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贾海宁 报道）一群枣乡热
血青年，为摆脱贫穷落后的生存
面貌，怀揣梦想，艰苦创业，奋斗
不息，终于将冬枣产业做大做强
……

一部全景式反映沾化冬枣
创业史的长篇小说《枣儿香枣儿
圆》将于近日出版。小说以农民
视角再现了沾化冬枣产业成长

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围
绕沾化冬枣创业，友情爱情亲情
交织在一起演绎出的激动人心
的故事。

该书是沾化区作家刘洪鹏
新作，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枣
儿香枣儿圆》是目前国内首部描
写沾化冬枣创业史的长篇小
说。小说故事内容跌宕起伏，人

物性格刻画鲜明，描绘了一个普
通农村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
织和时代变迁。作品讲述了宋
拴柱外出打工、精学厨艺、创业
开店等致富之路，又写出了福
来、栓亭、二愣等人在致富奔小
康的征程上一路跌跌撞撞，将满
腔热血寄托于冬枣种植上的坎
坷经历。

全书文字纯净温馨，生活气

息浓厚，共29章，20余万字。在
主题、人物塑造方面，小说聚焦
现实题材，用大篇幅展现出改革
开放后新农村建设全貌，褒扬了
农民淳朴、善良、勤劳的珍贵品
质。作者儿时生活在农村，具有
深切的亲身体会和丰富的素材
积累，善于讲述与农业发展相关
的感人故事，具有较高的时代意
义和社会价值。

《枣儿香枣儿圆》近期出版
系国内首部沾化冬枣创业史题材小说

明朝时期，在军事管理体制方面有
许多独到之处，如实行卫所制度，就是将
地方户籍管理军事化，化“编户齐民”为
军事农民，如今留下了许多知名的地名，
如威海卫、石臼所等；明朝军事管理体制
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设置巡抚、兵备道，以
军事为主兼管监察、盐务、水利、驿站等，
监管范围也不固定，且设置、取消和辖区
不固定，主官不是常设官，而是差遣官。

武定兵备道设置于正德七年（1512
年），起初辖2州18县，即滨州、武定州和
阳信、商河、海丰、乐陵、蒲台、沾化、利
津、青城、新城、齐东、陵县、济阳、德平、
临邑、章丘、邹平、长山、淄川县，不久，长
山、淄川县划属青州兵备道。武定兵备
道辖有5个巡检司、1个千户所，马、步
军，舍、壮、快，合计统辖5604人。

武定兵备道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负
责当地青壮年军事训练。到了嘉靖二十
三年（1544年），金坛人、山东按察司佥
事、主管武定兵备道的王烨，针对操练中
的种种弊端，上书山东巡抚、都察院，提
出了精简操练青壮年的改进意见。王烨
的意见建议最终得到山东巡抚的赞同，
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嘉靖《武定州
志》称赞说：“时巡抚都御史端公详允，俱
依拟举行，民到于今便之。”

扒着门缝看历史。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国家运转所需要的所有人
力、物力、财力，最终都会传导到最基层
的百姓身上，如同房屋的地基，埋在地
下，最不显眼，却承受最大压力，出现小
问题又很难被及时发现，一旦问题暴露，
往往就是疾风暴雨的大问题。老百姓最
终承受不起的压力，也是一点点积累形

成的。我们平时读历史书，农民起义似
乎就是官府横征暴敛，然后民不聊生，不
得不走上梁山。其实，压死骆驼的最后
那根稻草，或许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一
件平常事。比如，武定兵备道每年的青
壮年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一项，就得动用
2475人，耗费银两超过2万两，这是一笔
非常可观的支出，相当于2000多户普通
百姓一年的日常支出。积少成多，粒米
成萝。一件一件的小事，积累成大事；一
项一项的零碎支出，最终积攒成老百姓
不能承受之重。

扒着门缝看历史。兴利除弊，一直
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利与弊，其实是
一对孪生兄弟，所谓祸福相依，利弊相
生，好像兴利就好，其实不然，过犹不
及。咸丰《滨州志》中收录了滨州知名乡
贤、杜受田的远祖、康熙年间河南参政杜
漺的文章《滨州革除歇家批头记》。杜漺
认为：“尝闻利有大小，弊有浅深。兴一
利不如除一弊，盖弊之所在，黔首之身家
胥系焉。夫家既破，则身不能完；身既
亡，则八口无所寄。此为民上者所当闻
而心痛者也。”杜漺所赞扬的革除弊端，
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方便百姓的利民之
举，随着时间推移，弊端越来越多，再加
上办事人员的上下其手，慢慢发生质变，
好事就变成了坏事。比如，武定兵备道
有一项官马民养的案例，本来是好事，官
府为了节省开支，将官马散养到民户家
中，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随着时间
推移，不仅补贴不足，而且因为马匹的生
病甚至死亡，农家需要赔偿，因此，谁家
领养了官马，谁家就几乎注定要破产，这
成了伤害武定兵备道所辖百姓的一项致
命措施。

三天的时间读这篇文章，至今我也
没有完全弄明白。一是自己的古文功力
不过关，尤其是公文类；二是历史背景不
过关，特别是典章制度，历史基础不过
关，很惭愧；三是历史有时真的如烟，时
过境迁，脱离了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和语
境，如此研究历史，往往就会隔着窗纱看
美人或者灯下看美人，历史研究任重而
道远。

官家的马咱养不起
侯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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